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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一些汉字词语的新读音引

发热议：许多读书时期的“规范读音”，现

如今竟悄悄变成了“错误读音”；而一些

经常读错的字音，现在却成了对的……

许多人称“怕自己上了个假学”。

语言文字是人们社会活动必不可少

的重要交际工具。在日常生活中，很多

词语被将错就错，习以为常。比如，现在

房屋建设中，常见的“给排水”一词中的

“给”字，几乎所有的人都读成“gei”，而

这个字应该读“ji”，是“给养”“给予”“供

给”的意思。

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发音也会

出现变化。一个人读错音那是针尖上挑

毛巾——不足为奇（旗），大部分人都读

错音，那就应该考虑改音了，这就是所谓

的约定俗成。“说客”的“说”很多人可能

会读“shuì”，但现在其实读“shuō”；“粳

米”的“粳”大部分人会读“jīng”，但现在

要读“gēng”。汉字读音的更改并不仅

是近两年的事情。在1987年，曾有过“呆

板”（ái bǎn），变更为 dāi bǎn 的案

例——这主要是为了尊重大众的习惯。

笔者不反对重新定义某些汉字的读

音，但反对把一个字的两个读音强行合并

成为一个读音。比如：铁骑，tiě jì是古

代发音，我们大都背诵过杨玉环吃荔枝的

诗句“一骑（jì）红尘妃子笑”；读qí是类

似动词，比如骑兵。其他的类似名词词义

的全部都读jì：轻骑、车骑、骠骑。突然

间，“骑”字只有一个读音了，那就是qí，

而jì音已经取消了。笔者认为，还是应

该同时保留两个读音，在不同的语境当中

读不同的音，这样各得其所，两全其美。

荀子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

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不宜。”语言

根据约定俗成做出改变，能够更加方便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好处多多，善莫大

焉。例如，若非象棋保留了“车”的另一

读法，我们就不会知道，古人曾把车比喻

为行路中的居所，而读“车”为“居”。汉

字正音，必须严肃，要尊古，还要从众。

要正本清源，但是不能流俗，更不能迁

就。许多人发不好平舌音、翘舌音，或者

说不准前鼻音、后鼻音，权威部门从来就

没有因此而有简化的打算。

好在新闻只是源自国家语委曾发布

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征求

意见稿》，至今还未成定论，但网友的担心

不失为一种意见反映。来源：《南方日报》

汉字正音要从众，但不能流俗
○毕文章

一声简单的“谢谢”引发各方关注——2

月15日，温州一家智能门锁品牌企业，在温

州日报整版刊登：“我们用一个整版，只想对

温州市委、市政府，瓯海区委、区政府说一声

谢谢！”版面上，硕大的“谢谢”格外醒目。这

封特殊的感谢信，因为双方的身份，迅速激

起热议。该公司董事长表示，自己只是单一

地希望表达一份感谢之情，但有媒体表示质

疑：在“两会”召开前夕，这家民企如此大张

旗鼓感谢政府、表扬政府，意欲何为？这一

做法是否属于“雅贿”？是否合规？

《温州日报》对此发表评论：温州营商环

境长期以来差强人意，所以，十多年前就开

始了声势浩大的机关作风整顿，最近几年，

“最多跑一次”改革又风起云涌。“今天企业

面对政府，不只有诉苦、祈求、抱怨、投诉，而

是有了称道、赞誉，甚至像今天这样通过报

纸等媒体表达谢意。这种可喜的改变，值得

嘉许。 插图：王铎

在全球范围内，“声音市场”正在崛起。

各类有声读物成为一些音频平台快速成长

的业务板块；从《中国好声音》《声临其境》到

《声入人心》，主打声音的娱乐节目不断增

加。与此同时，耳机销售正在强劲增长，有

估算显示：2018年全球耳机销售额接近210

亿美元。听觉，正在被重新发现。一个“听

时代”正在到来。

如果走在路上和朋友打招呼没反应，对

方十有八九是戴着耳机。越来越多年轻人

已习惯行走在“声音的世界”，以致有网友调

侃：“摘下耳机成了新世纪的脱帽礼。”

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听觉动物。出生

第一天婴儿或许还睁不开眼，但已有听觉反

应，能区别不同的音高。教育心理学则认为：

不同于视觉型学习者，听觉型学习者更擅长

用聆听的方式接收信息。一方面，不爱“看”

而爱“听”的群体本身不小；而另一方面，喜欢

利用碎片时间的现代人越来越多，“听”提供

了多线程工作的可能。开车时听广播、工作

时听音乐、走路时听英语，都成了生活中的

“两步并作一步走”。今天知识付费平台，课

程讲述最常用方式是借助音频而非视频，大

概也是看中了“听”的低负担与便捷性。

40年前，索尼公司开发的随身听产品让

磁带能随人走，在“眼球经济”之外，开辟出了

“耳蜗经济”。今天，这个市场还在继续扩大。

这对媒体融合发展也是一种启示。尽管从趋

势上看，从文本到广播到电视到视频再到

VR、AR，媒介形态与时俱进、不断立体化。但

这并不意味着声音就一定比影像接受度低、传

播力弱。因为从互联网时代产品设计的法则

看，听觉产品一般都具备用户友好型属性，往

往比视觉产品简洁。毕竟，收音机一旋钮就可

以使用，而点击一个H5可能花去很多时间。

因此，无论媒体如何发展，只要耳朵依然是人

的感官，声音产品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这样一个日渐繁荣的声音市场，

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近日，世界卫生组织

就指出，全球12岁至35岁人群中的近半数，

即11亿人因经常戴耳机收听音乐正面临听

力损伤的风险。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关注

因为视频、游戏突飞猛进导致的近视高发问

题，也需要重视因为手机、音乐播放器普及

带来的听力损伤问题。专家也建议儿童减

少耳机使用频率，并选用音量控制在 85 分

贝以下的儿童耳机。

除此之外，当许多高品质耳机为用户提

供了一个沉浸式的世界，我们也需要防止陷

入“听觉茧房”，避免因为过度依赖耳机里的

声线，而忽视了真实世界的好声音，避免因

为总是沉浸在耳蜗的世界，而放弃了与外界

沟通。说到底，声音也是人与世界沟通的一

种方式，有声世界再秀色可餐，也不能“暴饮

暴食”。因为能与人类的耳朵相匹配的，不

仅有耳机，还有一个更动听的大世界。

来源：《人民日报》

“耳蜗经济”如何有机生长
○何鼎鼎

2019 年，科幻影片创作将迎来一个热

潮，或者说，热潮已经到来。《流浪地球》与

《疯狂的外星人》是今年春节档的冠亚军，

《流浪地球》还引起有关科幻影片创作的争

议，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科幻影片如此受

关注，很是罕见。并且由滕华涛执导，鹿晗、

舒淇主演的另外几部科幻片也将于今年上

映，如此数量众多的国产科幻片在同一年上

映，之前从未出现。

但是，这不是“科幻片元年”——很多观

众为国产科幻片创作成果所鼓舞，提出了

“科幻（片）元年”这个概念。

《疯狂的外星人》导演宁浩并不赞同

“科幻元年”这个说法，他认为很早之前，国

产电影就有过科幻题材的尝试，说今年是

科幻元年是对之前创作者劳动成果的一种

抹杀。这是尊重历史、尊重前人劳动的态

度。40 年前，有一篇科幻小说入选 1978 年

最佳短篇小说奖，两年后，小说被改编成科

幻影片——《珊瑚岛上的死光》，在当年，也

是一部现象级影片。现在回过头去看，这

部影片可能会显得幼稚、单薄；但是，它是

中国科幻影片成熟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任何辉煌伟大的

成果，都建立在前人的摸索、初创的基础之

上，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但是，也许不能全怪这些观众不了解科

幻（片）创作的历史。在各种文学体裁中，科

幻文学创作最为特殊，对创作者的科学素养、

专业知识的要求最高。在作家协会里，有小

说组、散文组、诗歌组，没有科幻组，科幻作家

归入儿童文学组。原因之一，是很多科幻作

品以少年儿童为创作对象；原因之二，从事科

幻创作的作家太少，不足以单独分组。

科幻创作特殊性强，难度高，稿酬与之

太不成比例。据报道，有专业机构预测《流

浪地球》电影票房将超过 50 亿元，但《流浪

地球》小说2000年在《科幻世界》发表时，刘

慈欣仅获得每千字 120 元的稿费。科幻作

家刘维佳回忆说，刘慈欣第一次获“银河奖”

后，请大家吃火锅，1000元奖金还不够支付

餐费。今年春节这一桌科幻大餐让我们感

到满足——它是让我们产生饱感的馒头，但

不是科幻创作献给读者的第一个馒头。馒

头早已经有了，只是卖得便宜而已。“科幻

（片）元年”这个说法背后，是有一定普遍性

的思维习惯，即割断历史，以为历史从自己

开始，在我之前的东西都不算数。这是不是

一个规律：有点成绩就忘乎所以，一忘乎所

以就膨胀……

《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等影片的

成功，已经为科幻作品吸引更多的读者和观

众；只有读者观众多了，市场才会大了，才能

吸引更多的投资；创作者得到的回报增加

了，才能吸引、鼓励更多的人参与科幻创作

——这种良性循环形成了，科幻创作的春天

就真正来到了。 来源：《钱江晚报》

图书互换是一种古老传统，老一辈

人都经历过，那些挑灯夜读的场景甚至

成为他们最美好的记忆。在社区、书店

和网上，这个古老的传统近来正在满血

复活。图书互换绿色、环保、节约，其以

富有活力、生机的鲜活形式参与人们的

阅读生活，也日益成为不少人选择的时

尚生活方式。

有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国民图书阅

读率持续上升，这让人很是高兴，然而面对

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也有一个

问题值得思考，那就是你买来读完以后的

图书，如何处理？是当做旧书卖掉，还是捐

给有需要的人，或者是干脆在搬家、清理房

间的时候当做废品送到了废品收购站？其

实以上这些都不是主流的处理方式。实际

上大多数人购买、读完的图书，都静静地躺

在书柜里，堆积在书房的地板上，可能几年

十几年都不会被再次打开。

图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阅读，不被阅

读的图书，就是一种资源的巨大浪费。一

方面，当全国读书爱好者家里浩如烟海的

图书被闲置在那里得不到阅读，确实是资

源的一种巨大浪费。另一方面，因为纸张

等原材料的价格不断上涨，所以近年来图

书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况下，很

多爱书之人的读书成本也大大提高了，或

者说因为书价太贵，导致读书也少了，这

当然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让闲置在国

人书柜、书房的图书被利用起来，实现图

书的最大价值，同时又降低真正爱书之

人的读书成本？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

图书交换。所谓“换书”，顾名思义，就是

用自己看完的书去交换别人看完，而自

己又想看的书。通过这种交换，不但可

以实现互通有无，节省了购书的成本，而

且也为社会节约了资源，实现了资源利

用的最大化，完全可以说一举多得。

目前读者之间的换书，有各地图书馆

组织的，也有各地的读书会自发组织的，

当然也有社区、小区物业等出面组织的，

都得到了市民百姓的肯定与欢迎。这样

的换书活动，不但不受时间、地点等条件

的限制，而且可以无数次地举办下去，比

如你这次换来的图书，读完以后还可以拿

着参加下次的换书活动，换来其他自己想

要的图书，循环往复，无穷无尽。

如果说图书馆、社区等组织的换书

活动还仅仅限于本地本土的读者的话，

那么网络上的换书活动，则突破了地域

的限制，大大扩展了换书者的范围，自然

也让可以交换的图书种类得到极大地丰

富。比如近年来一个叫联书的小程序，

喊出了“一辈子只让你买一本书”的口

号，引来众文艺青年纷纷尝试，按照小程

序制定的规则，参与网络换书。

积极参与换书者，绝大多数都是真

正喜欢读书者，通过换书不但节约了社

会资源，降低了读书成本，而且对于提高

国民图书阅读率，引导更多人热爱读书

也大有裨益。 来源：《北京青年报》

目前，我国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网

约工”群体已达数千万。由于此类新业态

的劳动关系较为特殊，导致该群体难以获

得工伤保险的制度保障。人社部表示，将

适时启动《工伤保险条例》的再次修订工

作，把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业

态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制度保障中。

诸如外卖、快递、网约车等新业态，

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还创造了大

量就业机会。可与此同时，新业态往往

以临时工、劳务派遣等灵活就业为主，导

致劳动保障方面存在从业人员工伤保障

缺失等问题。显然，基于维护从业者的

合法权益、促进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的

角度，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制度关怀和保

障，乃是应有之义。

与传统行业的用工方式不同，部分

新业态企业的劳动关系比较复杂。比如

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流动性大、临时

性强，没有固定的劳动场所和上下班时

间，其中很多人并未与企业签订劳动合

同，所以在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事故时，如

何认定工伤就存在争议。

同时，新业态的职工参加工伤保险

情况较差，很多平台并未给从业者缴纳

工伤保险，工伤保障缺位。发生意外事

故后，相应的治疗报销、伤残赔偿等问题

也就随之悬置，常出现平台“撂挑子”，以

不存在雇佣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进

而纠纷不断。

为解决新业态职工未及时全面纳入

工伤保险制度保障问题，首先要对新业

态企业的劳动关系予以确认，扩大工伤

保险的覆盖范围，明确外卖小哥、网约车

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也属于被保障之

列。从而在法律上解决劳动关系的争

议，为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托底，保

障其享受应有的工伤保险制度保障。其

次，也要督促新业态企业遵守劳动法规，

给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缴纳工伤保

险费，以补上这个缺口，打造更人性化的

用工环境。 来源：《工人日报》从珊瑚岛上走来，科幻不再流浪
○戎国强

给快递小哥多一些制度保障
○周菊

让“换书”成为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天歌

想到就说想到就说


